
风筝与线
余晓叶（遂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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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幼时， 我特别爱放风
筝。 春天悄悄到来的时候，人
们都还没感受到，小小的我却
已早早地发现了它的影子，于
是扯着爸爸妈妈的衣角，吵闹
着要他们带我去放风筝。

那时爸妈工作都很忙，可
他们总会蹲下来摸摸我的头，
笑着答应我。之后就选一个有
风的晴天，去商店买一只我看
中的风筝。在我专心致志挑着
风筝的时候，他们还会在一旁
耐心地给我提建议———每当
我懂事后想起当时的场景，总
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一个
小小孩子的尊重———年幼的
我偏爱华丽繁复，他们就拍拍
那几只好看却沉重的风筝，遗
憾地说：“它们这么漂亮，是风
筝里娇气的夫人小姐，不喜欢
运动，你很难让它们乖乖飞上
天喔。”我信以为真，连忙丢下
它们，选上一只轻盈的风筝。

放风筝的场地是一个被
人们叫作“荷花滩”的广场。一
到春天就能看到许多小朋友
由父母带着，在广场的沙土地
上跌跌撞撞地一圈圈跑呀跑，
小手紧紧拽着手中的线。我那
时从不关心这些，因为一跨进
广场我就在想，为什么这里要
叫荷花滩呢，明明连一朵荷花
都没有，而且看样子以后也是
不会长出荷花的。想着想着我
就有些迷糊了，只好抬头看天
上五颜六色的风筝。

这时妈妈已经替我绕好
了线， 高声叫着要我试试，仿
佛她也是和我一般大的孩童。
爸爸也完全地融入了广场的
氛围中，羡慕地看看四处翻飞
的风筝，又低下头来可怜地看
着我。 我已经不想再思考“荷
花滩为什么要叫荷花滩”的问
题了，就很大方地挥挥手：“走
吧，风筝可以借你玩玩。 ”

他便欢呼着转起转轴 ，

“呼啦啦”地把风筝线拉出来，拉
着风筝满广场跑。妈妈担心地看
着：“线可要拉紧了，不然风筝就
要飞走啦。 还要注意别挂到树
上，那样可就糟糕了！ ”

长大后的我回忆起这句话
时，忽然觉得熟悉至极。 细细想
来，原来是妈妈几乎天天都有的
叮嘱：“走路可要小心啊，不然摔
倒了你就要哭啦。还要注意不要
从草坪上走哦，小草被你踩着了
可比你摔倒了还要疼呢，那样可
就糟糕了！ ”

风筝顺利地飞上天了。那时
的天总是蓝得很纯粹，风也总是
很轻快。 爸爸将转轴塞到我手
里：“说好的这次你自己放，又变
成我放了！ 好玩的事总被我做
了，你玩儿什么呀！ ”

我看着高高飞上天的风筝，
瞬间原谅了他。风像是知道我们
的想法，恰到好处地拂过。 我迎
着风跑起来，风在我耳边响作一
团， 风筝像是要随着风一直飞
走， 我不由得拽紧了手中的线。
玩累了，爸爸帮忙收起线，看到
线的另一端， 风筝正好好地躺
着，我才放下心来。

风筝一般是带回家的，不论
它在天上飞得多高，最后还是要
被我好好地珍藏起来。我的年龄
一年一年增长，风筝的数量也在
一只一只增加。小心翻看往年的
风筝时，爸爸妈妈年轻的温暖的
脸总与如今渐渐老去却愈发慈
祥的脸重合在一起， 植入心田，
在无数个白天黑夜温暖我。时光
残忍，或许因为我在成长，所以
他们也在被岁月一点点地剥夺
年轻的容颜。 这样惶恐着，不由
得猛然发觉，孩子和父母的关系
不正像风筝与线吗？不论风筝飞
得多高多远，线都牢牢地拽住风
筝， 就像孩子不论多能干多成
功，父母还是免不了牵挂，将思
念变成一根线， 轻轻地拉着孩
子， 却从不羁绊孩子远行的步
伐。

正如龙应台慢慢地了解到
“不必追”， 慢慢地我也开始明
白，不管我飞得多高多远，线的
那头始终攥在他们的手里，牵在
他们的心里。

所以只要想起，就扯扯那根
线吧， 像儿时扯着他们的衣角，
央求他们带自己去放风筝那样。

一一只只似似曾曾相相识识的的鸟鸟
刘景爱（青田）

� � � �晨练，一路慢跑。
初春的风夹着清新空气的甜

味，迎面而来，带着丝丝寒意。慢跑
十几分钟后， 身体已经暖和了起
来，这样扑面而来的风，正合适运
动中的人。人行道上常青树木的叶
子还是苍绿的，落叶灌木伸展着灰
褐色光秃秃的枝条，还在积蓄着绿
色的力量呢，等到发芽，还需等上
些时日。草坪上的花镜，错落有致，
几株茶花开得满树都是深红色的
花，娇艳欲滴，在风中搔首弄姿，行
人路过不禁要多看几眼它们妩媚
的身姿。玉兰花，满树都是花骨朵，
一层叠加一层的铺展开来，那态势
似乎要把树身压垮。万物似乎都从
冬的笼子里逃了出来，个个散发着
生气和活力。天空澄明，白云悠悠，
除了鸟儿的歌唱声之外，周遭的环
境空旷又清寂，静谧又美丽，跑在
这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脚步生
风。

头顶上方似乎有响声，抬头望
着天空，一大片的黑点由远到近在
飞翔着。是一群飞鸟。这么多的鸟，
它们从哪儿来的呢？它们要到这儿
安家落户吗？让我很惊奇它们的出
现。 此时想起，这里临江而建的公
园里有一大片香樟树和大榕树，无
论春夏秋冬， 都有着茂密的叶子，
想必是这些鸟寻找了很久，才找到
这样一个理想家园的吧。眼光游移
了一会儿，这些鸟竟然很快地就寻
不着踪影了，此时它们落到哪儿休
息了呢？ 目光平移在前面的树木
上，想寻找它们的踪迹，没看到刚
才成片的小鸟，倒看到了那棵无患
子树上的凸枝上停着一只小鸟。它
双翼紧闭，伸展脖子，东张西望，偶
尔叫几声，声音清脆婉转，它是独
自的练声吗？还是刚才飞过一大群
鸟中因为体力不支，落下来休息的
呢？那么此时也许正在呼叫同伴的
吧。 我对这只孤单的鸟产生了兴
趣，不禁停下了脚步，凝望着它。

这是一只羽翼丰满，浅褐色的
小鸟。 我距它有三四米距离，对它
形状和动作看得一清二楚。它似乎
有些无助，有些呆萌，头颈和肚子
下面绒绒的羽毛， 松一下紧一下
的，想张开翅膀飞走，又不想飞走，
这样的鸣叫声似乎不像是悠闲练
声的样子，想必是在这里休息一会
儿的可能更大些，那么它在这里休
息的时候已经和同伴说好，要一直
在这里等的。 此时，我真想我也能

懂一些鸟语，能听懂它的语言，能帮
助它做点什么。 久久地看着这只呆
萌的小鸟， 似乎越来越熟悉这只小
鸟了，我感觉在哪里见过这只鸟，我
使劲地回忆着这只似曾相识的小
鸟。 晨风冷冷地吹过我的发际，我捋
了捋额头上被吹乱的头发， 皱着眉
头，微闭起了双眼，回忆着在哪里见
过这只鸟。 约过了一分钟后，我想起
了这只似曾相识的小鸟在一幅画上
见过的。

大概是在前年吧， 朋友把我带
到丽水剧院去看画展， 当时我特别
留意本县几个参展画家的作品，其
他的作品可能渐渐地都淡忘了，唯
有当时担任美术家协会主席孙晓剑
的那幅作品， 至于那幅作品叫什么
名字也忘了。 她画的是工笔，参展的
一幅大作品， 而且经过专家评定已
经可以入省级参展。 她的那幅画画
的是一棵很大的青菜， 旁边有些小
青菜，一只鸟停在大青菜的叶子上。
当时我和朋友细细地评论过那幅
画，整幅画是很有意境的，写实和写
意结合得天衣无缝，色泽明亮，由近
及远，气息相连，层次分明。 尽管是
写意工笔画， 画卷中的大青菜透着
庞大生机，能镇住观看者的眼神，画
里场景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但那只
鸟停在菜叶上， 本来也是非常好的
落笔， 但总觉得有点让我和朋友看
不顺眼，最后我们给出的结论是，这
只鸟太呆萌了， 头颈和腹部的羽毛
画得稍胖些。 眼前的这只鸟刚才松
动颈部和腹部的羽毛， 和画家孙晓
剑画的那只鸟那么相似， 甚至是一
模一样的，难怪会那么熟悉，让我驻
足不前， 这么久地凝望着它的一举
一动。 原来孙晓剑那只鸟的形象，来
自于现实中小鸟， 我们在欣赏一幅
画作时， 总是加以自己喜好的一面
来评价， 其实就少了那么一份客观
真实的论说。 此时看到了这只鸟，便
又一次想起那幅参展的画来， 画出
这样一幅作品， 想必是画家花了不
少心思的。

回神过来， 这只呆萌的小鸟还
停在树干上痴痴地叫着， 声音似乎
变得有些急促了， 那样子好像是被
同伴抛弃了，有着无限的忧伤之感。
我望了望四周， 那边有几只鸟正在
向我这个方向飞来， 我想那几只鸟
也许是来寻找它的同伴来了， 眼前
的这只鸟不用担忧同伴不来了而忧
伤了。 我跟它招了招手，迈开脚步，
重新跑入自己晨练的轨道中。


